
““黑黑户户””3322年年
难上学难就业无医保，“过得像做贼一样”

23日，回忆起32年因为没有户口经历的伤心事，于娟（化名）掩面而泣。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上不了学，唯一会

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没有户口，于娟上不了公立
学校。直到现在，她唯一会写的
就是自己的名字。

23日，在济南市天桥区制锦
市一处两室一厅的公寓，于娟领
着5岁的儿子小七，看望自己的
母亲。这座房子是于娟母亲的，
现在住着于娟的母亲、舅舅和
同母异父的妹妹。于娟一家三口
则和父亲、继母租住在另一套房
子里。

父母的感情不顺导致了于
娟32年的悲剧。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
最严格的年头，于娟出生了。父
母是未婚生子，不久又因感情不
和分开，各组家庭。出生不久的
于娟跟了母亲几年，又跟父亲，
一直办不下户口。

没有户口，于娟上不了公立
学校。11岁时，父亲终于把她送
进一所私立小学，但只上了两个
月，就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回家
了。直到现在，于娟唯一会写的
就是自己的名字。

张仁英与于娟不同，她的户
口是自己“弄丢”的。

32年前，19岁的张仁英离开
四川老家外出打工，因精神障碍
复发，辗转流落到定陶县滨河街
道的孔莲坑村。经村民撮合，村
民孔祥平收留了她，两人生活在
一起，成了夫妻。

可是，除了老家在四川，张
仁英再也没能想起家乡的模
样。没有身份证，没有准确的户
籍地，就这样，她稀里糊涂地生
活了32年。

不敢说于人，怕别

人笑话自己的父母

深夜里，她一个人跑到栈桥
上默默流泪，“觉着日子过得跟
做贼一样”。看着家家户户亮着
灯，她边走边哭：“为啥我就得吃
这么多苦？”

没有身份证，没有学历，对
于娟来说，这些年最难的，就是
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十几岁时，她独身一人到
青岛，找工作屡屡碰壁，只能在
街头瞎逛。她问自己，怎么才能
赚钱吃饭呢？没办法，见到和善
的人，她就上前问，什么工作没
有身份证也可以干。这样，她到
了建筑工地，跟劳务市场的男
人一起运沙子。

“才开始，那个独轮车我不
会推，走两步就翻，翻了我就把
沙子装进去重新推。”于娟说，她
从来不是娇气的女孩子，可是这
些活，她真是干不了，必须咬牙
挺着。干不动的时候，委屈和泪
水就上来了。

而于娟觉得，真正的委屈
不在吃苦，而在于低人一等的
自卑感。她跟别人说话的时候
总是小心翼翼，不敢透露自己
没户口的事实。她知道没户口
不是自己的错，可是她怕别人
笑话她的父母。“笑话我父母就
是笑话我啊！”她说。

尽管从不敢提，但很多时
候却躲不过。二十岁出头的时
候，身份证查得不严，去外地还
能买到火车票。后来，火车票执
行实名制，不管去哪儿，于娟只
能坐汽车。

曾经，于娟被居委会天天
追着要暂住证，“我要么说我身
份证丢了，要么说我马上就搬
走了”。她小心翼翼赔着笑脸，
人家却抛来怀疑的目光，天天
逼问。

深夜里，于娟一个人跑到
栈桥上默默流泪，“觉着日子过
得跟做贼一样”。过年的时候，
她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看着家
家户户亮着灯，她边走边哭：

“为啥我就得吃这么多苦？”

到北京看儿子，买

不了火车票失望而归

长时间见不到儿子，张仁
英闷闷不乐。女儿看到后，决定
带母亲坐火车去北京看儿子，
但来到火车售票点才知道，买
火车票要用身份证，母女俩只
能失望而归。

6年前，经人介绍，于娟有
了丈夫，一年后儿子出生。

谁知，近两年，丈夫的糖尿
病恶化，一条腿不方便，一只眼
睛也看不见了。她自己也查出了
一种严重疾病。她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治好得花一两万。听到
这，她赶紧从医院跑了出来。“没
有医保，根本治不起。”

这样的困境同样折磨着张
仁英一家。

“我母亲患有精神障碍，长
年服药，用掉不少钱。”张仁英的
女儿孔令翠说。

去年1月，张仁英又因糖尿
病复发住进重症监护室，一下
子花掉1万多元，几乎搭上全家
人的积蓄。可是，因为张仁英没
有户口，参加不了新农合，这笔
钱只能全额自己掏。

如今，张仁英每月单医药
费就要500元，这成了家中一笔
不小的开支。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张
仁英的儿子孔令芳长年在北京
打工。为了多挣些钱，他一年回
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即使回家
也住不了几天。

有一年，孔令芳因为工地
上离不开人，一年多没有回家。
长时间见不到儿子，张仁英闷
闷不乐。女儿看到后，决定带母
亲坐火车去北京看儿子，但来
到火车售票点才知道，买火车
票要用身份证，母女俩只能失
望而归。

“如今，母亲的年龄越来越
大，眼见着村中的老人都能享受
国家的各种救济、补助，我妈却
不能。”孔令翠说，32年来，母亲
如同生活在黑暗中。

最恨给儿子传了一

顶“黑户”帽子

对于娟来说，如今，儿子又
在重复她的悲剧——— 未婚生
子，没有身份。因为她没有户
口，儿子也没有，眼看着别人家
的孩子都上了幼儿园，自己的
儿子却上不了，只能一天到晚
跟在自己身边。

因为没有户口，不管是于娟
还是张仁英，尽管已“结婚”多
年，却始终领不了结婚证。

对于娟来说，如今，儿子小
七又在重复她的悲剧——— 未婚
生子，没有身份。

23日，在于娟母亲家，5岁的
小七对记者的笔纸产生兴趣，问
记者会不会写“大”字，会不会写
妈妈的名字。

“你会写吗？”记者问。
“我不会写字，我还没上学

呢。”
“那你愿不愿意上学、学写

字？”
“愿意，会写字就成了英

雄。”天真的小七如是说。
一旁的于娟原本还笑着，

听到这又消失了笑容。因为她
没有户口，儿子也没有，眼看
着别人家的孩子都上了幼儿
园，儿子却上不了，只能一天
到晚跟在自己身边。可是，她
自己几乎没上过学，又怎么去
教儿子呢？

于娟说，每当她想起这些，
就忍不住流泪。她最恨自己给儿
子传了一顶“黑户”的帽子，最怕
儿子也跟她一样，一辈子没身
份、没文化，被人看不起。

落完户想申请一

套廉租房

今年初，我省推出落户新
政，要求从2月份起，对未婚生
育、计划外生育等违反计划生育
政策的出生人口，绝不允许推诿
扯皮、久拖不决甚至拒绝受理，
绝不允许造成“黑人、黑户”。这
让于娟和张仁英的家人看到了
希望。

这些年，为了女儿落户的
事，于娟的父亲不知跑了多少
腿。“到处找人、请客吃饭，但最
后总是不了了之，后来也就不
抱什么希望了。”于娟说。

张仁英家也没少跑腿，不
过前些年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
少，用得到户口本和身份证的
地方少，最近这些年，张仁英没
户口才真正成了个事儿。

今年初，我省推出落户新
政，省公安厅下文要求从2月份
起，对未婚生育、计划外生育、
超计划生育等违反计划生育政
策的出生人口，绝不允许随意
设立任何前置程序和附加条
件，绝不允许推诿扯皮、久拖不
决甚至拒绝受理，绝不允许造
成“黑人、黑户”。

这让于娟和张仁英的家人
看到了希望。

2月初，在定陶县公安局西
城派出所民警下乡采集村民身
份信息时，张仁英的家人向民
警反映了她 3 2年“黑户”的情
况。

户籍警王学兵初步了解情
况后，经常到张仁英家和她聊
天，试图问出她以前的事。好在
这几年，张仁英一直未间断服
药，病情有所好转，一次不经意
的聊天中，她记起自己有个哥
哥叫张仁路（音）。经过无数次
的反复核实，张仁英的老家被
确认为四川省中江县兴隆镇仁
寿寨村。

通过电话，32年来首次听到
老家亲人的声音时，张仁英哭
了。

于娟则是今年8月听闻落
户政策后打市民热线反映的，
没想到两个月后，她盼了32年
的户口页就由民警送到了家。
再过几天，于娟的身份证也能
办出来了。

于娟谋划着，先给儿子落
户，然后给自己办医保、治病。接
下来，她还想申请廉租房，拥有
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10月20日，32岁
的济南市民于娟（化
名）平生第一次见到
了自己的户口页，喜
极而泣。次日，51岁
的菏泽农妇张仁英
体味了同样的欣喜。

陌生的两个人，
有 着 相 同 的 遭
遇———“黑户”32年。

32年间，她们难
找工作，没有医保，
领不了结婚证，买个
火车票都受困。更要
命的是，她们的孩子
还 要 跟 着 背 负“ 黑
户”之难。

得益于今年2月
起我省推行的落户
新政，两人终于盼来
了属于自己的那张
纸。

本报记者 张亚楠 赵念东

定陶民警将“丢失”32年的户口送到了张仁英手上。
本报通讯员 朱建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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